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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又接着洗菜了，低着头，
说话的声音几乎要盖不住水声了：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打听，想看

看这回补差的房子分在哪儿了，要
是太远或者太旧，我想就算了，免
得佳倩他们受完累，住得还不舒
服。”我爸一边说，还一边拍了拍我
的肩，俨然是名一等一的慈父。

“不过好像，我能要到西四环那
儿的房子，九八年的，还不算太
旧。佳倩，你觉得呢？”慈父向我问
话了。

我的心跳越来越有力，血液的
温度也越来越沸腾，就差一个跳
脚，喊出“哦耶”来。西四环，这
地段真是够好了，现如今，那一圈
的期房价已经接近两万一平了。九
八年的，这也够新了，距今才十一
年，好好粉刷一番，足以当个新房
住了。锦锦，我亲爱的锦锦，你就
要有一个真正的家了。

“啊？这样啊，这
太突然了，先听听妈
的意思吧。”我压抑着
内心的澎湃，把矛头
指向了我妈。我还抽
空瞟了一眼离我几步
远，正坐在沙发上待
命的刘易阳。他也正
瞟着我，那对眯缝着
的 小 眼 儿 仿 佛 在 说 ：
突然？童佳倩，你不
是早料到了吗？你跟
你亲生爸妈还玩儿虚
伪这一套，可真有你
的。

“我没什么意思，房子是你爸那
儿分的，自然由他说了算。”我妈洗
完了菜，接着切菜，铛，铛，铛，
听得我是心惊肉跳。

“你也不早跟我说一声，华子和
老郑都知道咱要搬跃层了，这又不
搬了，你叫我把脸往哪儿搁？”这话
是我妈对我爸说的，可是却叫我和
刘易阳听得坐立不安。华子和老郑
是我妈几十年的老姐妹儿了，感情
深厚归感情深厚，可彼此间较劲也
较了几十年了。年轻时比谁的工作
好，工资高，比谁嫁的男人好，过
的日子舒坦，这些我妈都赢了。不
再年轻时，又比谁的子女出息，谁
的身体富态，这些，我妈也没输。
我妈赢了一辈子，就变得越来越输
不得了。其实，住不上跃层哪里算
得上输？我敢说，那二位阿姨的房
子加在一块儿，也不见得有我爸妈
如今的这套大。

“你这嘴还真快。这有什么脸不
脸的，你呀，心太重。”我爸笑呵呵
给我妈下了个定论，就端着茶杯去
找刘易阳聊天了。虽说，他们二人
从来也没什么好聊的，不过以我爸

为人的礼貌周全，他是不会让刘易
阳一个人枯坐的。

结果，我妈这次也不甘心自己
在厨房里枯站了。她越过了站在门
口的我，跟在我爸身后：“我怎么心
重了？噢，你以为我是爱炫耀的人啊？
我这不是替你高兴，给你长脸吗？
你以为我不乐意闺女住的好点儿宽
敞点儿啊？对自己闺女，我还能小
气？我不过就是怕他们伸手伸惯
了，以后就不知道自己努力了。”

我妈说到这最后一句时，偏巧
不巧正好跟着我爸走到了刘易阳跟
前。

“妈，您说的对，所以我跟佳
倩，不会要爸那套房子的。”刘易阳
站直身，好似顶天立地地，又笑呵
呵地给我妈下了如此保证。

这刘易阳，真是反了他了，自
作主张，轻举妄动，他难道就不懂
忍一时风平浪静，不懂识时务者为
俊杰？我也顾不得矜持了，上前一

把挽住我妈的胳膊：
“妈，是啊，我们哪
能 白 要 爸 妈 的 房 子
啊 ？ 我 们 得 给 钱
啊。”这钱，自然是
要给，只不过，应该
是 可 以 价 钱 算 低 点
儿，首付算少点儿，
利息再免点儿吧。

“哼，我看易阳
他 不 是 你 这 个 意 思
吧？他好像有骨气得
很呢。”如果说，跃
层的得而复失在我妈
的心头燃了一把熊熊

烈火，那刘易阳的骨气则有如一桶
汽油，哗地一泼，就让场面越来越
不可收拾了。

“什么啊妈？”我一个箭步迈到
我妈和刘易阳的中间，企图充当个
绝缘体：“自家人谈什么骨气啊？
易阳他真是我那个意思，我们俩都
商量好了，分期付款，首付先付个
八万块，以后每个月给多少，咱们
再具体算算。”

“佳倩，这事儿你们俩早跟你爸
商量好了？合着就瞒我一个人？”

我傻眼了，我本来以为自己是
来灭火的，可结果，我泼上来的也
照样是一桶油。

“没有没有，您可别冤枉我爸。
这，这是我自己猜的。”事到如今，我
只好能救一个是一个，先把我那无辜
且慈爱的父亲救出去再说。我爸也貌
似傻眼了，他也许没想到他的女儿是
如此聪明且富有联想力，早就猜透了
他的计划。

“佳倩，你这哪叫‘猜’啊？你这不
是打爸妈的主意呢吗？你跟
我实话实说，这真是你想出
来的，不是别人？” 14

那时我已对香港的诸般门道了
如指掌，想想刚好暑假没有什么功
课，就决定自己去外面找一份暑期
工做做。转了几个街区，我就在一
家“烧辣档”里，找到了我的第一
份非正式工作——做小学徒，打下
手、端盘子、洗碗、擦桌子这类的
杂活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根本就不
在话下。第一天下来，我的手就因
为长时间浸泡在水里而发白脱皮。

我第一天的工资，一共是 13
块钱，下班时已将近 5 点钟，我从

“烧辣档”飞奔出去，赶在泳装店关
门之前，先花 5 块钱给自己买了一
条黑色的游泳裤，那条泳裤我想拥
有很久了，但是看到父母一直没有展
开过的眉头，我实在不忍心开口。剩
下的 8 块钱工资，我交给了母亲。

母亲看到我突然拿钱回家孝
敬 她 ， 愣 了 一 愣 ， 第 一 句 话 就
是：“哪里来的？”我知道她是怕我
在外面干坏事，故意大咧咧地说：

“放心吧，我自己做事赚的。以后我
还会赚更多的钱孝敬
您。”

母亲这次愣了很
长时间，突然像是意
识到了什么，一下把
我发白脱皮的双手捉
了 过 去 。 我 躲 避 不
及，只好笑了笑说：

“没事。”母亲摇了摇
头，又叹了口气，站
起来转身走了。

她走出好远，我
才模模糊糊听见她的
最后一句话，似乎还
带着哭腔：“你们小
孩子，不要跑出去做这些啦。”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也睡得
很香，虽然胳膊腿都酸疼得难受。

第二天我依然起了个大早，腰
腿还没有歇过来，手上脱皮的地方
也痒痒的。早饭母亲吃得很少，几
乎是一直在看着我吃，看得我有些
不好意思。以前都是我洗碗的，这
次母亲抢在了前面，临走还冲父亲
丢了个眼色。我起身要走，被父亲
叫住了：“阿伟，陪爸爸坐一会
儿。”

我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可也只
好坐下来。果然，父亲狠抽了几口
烟，说：“阿伟，最近家里用度是有
些窘，爸妈也知道你的心意。你打
小就懂事、知道心疼人，可是你
这样，不 是 让 你 妈 心 疼 你 吗 ？”

我 可 不 想 让 暑 期 工 的 好 事
泡汤：“爸爸，您早就说过，我
不是小孩子了。我只是想体验一下
生活，锻炼锻炼自己。”

那 个 暑 假 我 总 共 赚 了 300 块
钱，在别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对
我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而且都是

靠我自己的双手赚来的。也是那个
暑假，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艰
辛和赚钱的不易。但是能够帮父母
做一点点事情，我还是觉得很高兴。

退学，无悔的决定
1973 年 6 月份的时候，母亲身

上一直潜伏的结核病突然变得凶猛
起来。这种病，如果在现在，治愈
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在那个时
候即使砸了再多的钱进去，也没有
十足的把握可以治愈。

就在那一年的 9 月，我对父亲
说：“我要退学，我要去工作。”

我的退学，对当时的家庭来
说，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可以省下一
大笔学费，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出去
做工赚钱，给家里一点补贴。

我刚提出要退学的时候遭到了
全家的一致反对。父亲坐在床边安
慰母亲，对我的意见未置一词，但
我明白他如果有别的办法，肯定是
第一个反对的，说不定还会胖揍我
一顿。递交退学申请前父亲曾经背

着母亲问过我：“从
小到大，爸爸从来没
有强迫过你，这次也
一样。不管你选择什
么，我都尊重你的选
择。”我以行动回答了
父亲，拿着写好的退
学申请出了门。办理
退学手续前父亲又一
次和我谈话：“现在
还不晚，一切都还来
得及。”我没有说话，
但 是 坚 决 地 摇 了 摇
头。

我就这样告别了
自己的学生时代。

辗转于几家公司之后，我决定
到叔叔的工厂做事。我每天重复着
三点一线的运动，上班时从家到工
厂，下班后从工厂到家，从家到医
院。不到半年时间，我就从一个一
无所知的门外汉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熟练工人。

这样慢慢做了将近一年，母亲
仍是生病，在医院里住着，姐姐此
时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照料
着我们一大家人。我一方面觉得工
作没有原先设想的那么有意思，一
方面又为母亲的病情担心，就表现
出闷闷不乐的样子。

报考无线
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在工

厂里工作，父亲手里拿着当天的一
张报纸，微笑着对我说：“阿伟
啊，电视台在招艺人了，你要不要
去试一试啊？”我愣了一下，因为我
从来没有想过做演员。

“好啊，我有空看看。”
我随口答应了父亲，却并没
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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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归”一词用得越来越多,回
归故里,回归自然,回归童心，回归简约
……我这里也愿“参与”其中，强调回归
本色。

本色是属于自己的原来的本来的
未经化妆未经雕琢甚至未经污染的原
形、原色、原汁原味、原版、底版、真
版。

打个比方，人好比树木，人类好比
森林。每棵树都长成材，才能形成浩浩
巍巍的森林。犹如每朵花都绽开得属
于自己特色的艳丽姿色与馥郁芬芳，犹
如每只鸟都敞开歌喉，嘤鸣出自己的声
音，才能有多姿多彩、争奇斗妍的“百花
齐放”、“百鸟争鸣”的景观。

或曰：身不由己哟。特别是过来人,
经历过这样那样躲不开藏不及的政治
运动，甚至受到冲击，把本来的一些棱
角也打磨得如浑圆的鹅卵石了，失去了
自己本来的好些特色。应该说，怪可怜
怪可惜怪可悲的。即使不搞运动了，不
用担惊受怕了，心有余悸也会战栗一大
阵子的。一般情况下，人之生存，不能
悉由自己决定，往往一半听天由命，一
半自己掌握。

关键是提高自我认识。应该说，退
了休，约束的、指令的、领导与被领导
的、主与仆的、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
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必须得执行的
事，日渐近乎绝迹了，再想不开解不脱，
非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可就是自己
心里有病了。喜怒哀乐，是自己感情内
在的事，完全由自己支配与调理。没必
要佯装、表演、作秀，那是舞台上演戏的
需要。我们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不是
演员。做真人,无需做伪人。按个人意
愿、情绪、志趣，自我设计有所为有所
乐，有所不为有所不乐，别人无权干
涉。无需阴阳脸、黑白脸、五花脸，更无
需像京剧脸谱一样应风应时“变脸”。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无忧
无虑，无牵无挂，无遮无饰，一任天然，
素面朝天。这样生活，踏实、松弛、自
如、坦然。皓首皤皤，满脸皱纹纵横，斑
斑点点，都是天然现象自然规律，谁也
奈何不得。再呼再唤哪怕跺着脚地吼
叫，童年青春也不复来焉。早有先例，
秦始皇奢想寻求长生不老药，也未能挽
救早逝的命运。怎样化妆怎样遮掩怎
样烧香磕头也无济于事。只有积极、健

康、明白、爽朗地活着，才有可能益寿延
年。

树木花草有树木花草的本色，蓝天
绿水有蓝天绿水的本色，雁燕鹊雀有雁
燕鹊雀的本色。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
的本色。尽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
其共性，但仍在“类”、“群”中，显示着自
己的个性、本色。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

要本色也易也难，需要底气充盈。

无论贵贱贫富朝野,看其做人是否坦荡
磊落。孔子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虽
在陋巷亦不改其衷其色，同样心安理
得、安恬幸福。无害人之心，无苟且之
想，无不轨之念，啸傲凡俗，浩然之气必
从丹田升起，无往不宜也。

一个社会愈正常愈健康愈进步,则
愈公平愈民主愈允许个性与本色的弘
扬。

活得本色一些
苏连硕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五年了。十
多年来，母亲慈祥的面容时常在我的眼
前闪现，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之情也在
与日俱增。

母亲生于战乱，受尽磨难，一生坎
坷，3 岁丧母，与外祖父相依为命，饱受
人间饥寒。几年后，外祖父也不幸沉疴
染身，撇下他年仅 8 岁的女儿，撒手尘
寰，苦命的母亲从此开始了雪上加霜、
孤苦无依的生活……

母亲生前常常充满感情地对我们
说：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我
们穷苦百姓的今天。几十年来，母亲正
是怀着这种朴素、真挚的情感，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表达出了一个普通农家妇
女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无限信任和热
爱。记得在我孩提时代，部队兴起大比
武热潮。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季，拉练的
部队常常在村口经过。每天一大早，母
亲都要熬好两大桶绿豆汤，早早地挑到
村口，等过路的大军过来，把一碗碗绿
豆汤递送到战士们的手中……后来哥
哥到了入伍的年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
哥哥送到了部队。1978年冬，母亲又把
已经成年的我送到了海防前线。

1982年５月，离家整整 4年的我回
家探亲。在村口，我看到母亲佝偻着身
子，肩上背负着偌大的麦捆儿，步履蹒
跚地行走在乡间小路上。仅仅 4年，母
亲那满头的青丝已化为缕缕白发。我
望着含辛茹苦的母亲，未语泪先流。后
来听乡邻们说，为了尽快地收割庄稼，
母亲已连续几昼夜没有合过眼。面对
年迈的母亲，我唯有深深地自责。父亲
1973 年因病去世时，我年龄尚小，而哥
哥正在千里之外的军营服役。母亲强
忍悲痛，用坚强的臂膀挑起全家的重
担，备受艰辛。而当她老人家正需要儿
女们尽心侍奉时，我却远离了她的身
边。我无法想象，为了种好家里的责任

田，母亲不知道经受了怎样的困苦和艰
难！我宽慰母亲：“再有一年多，等我服
役期满后，我一定回来好好侍奉您老人
家。”谁知我一去就是十几年！在部队
服役期间，我也曾先后几次回家乡探望
过母亲，但每次回家却总是行色匆匆，
忙着会战友、见同学，竟全然忽视了母
亲那期盼的目光。在为数不多的探亲
时日内，甚至未能顾得上与母亲进行过
一次倾心地交谈……

1990 年冬天，姐姐罹患癌症，英年
早逝。我担心年过七旬的母亲经受不
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和打击，想在
家多住些时日，好好陪一陪母亲。母亲
反倒劝慰我说：“我没事，你就放心地回
部队去吧！”可我哪里知道，母亲那强装
的笑脸后面隐忍了多少人世间的巨悲
大痛！而我在部队服役的十几年里，唯
一能够宽慰母亲的是：曾先后三次荣立
三等功，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但
我深深地知道，这一枚枚金光灿灿的军
功章上，曾凝聚着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母
亲曾为此付出过多么巨大的牺牲！

1995年春夏之交，我奉命参加三军
联合军事演习，而母亲也在这年５月被
查出患有多种严重疾病。为了不影响
我在部队的工作，明理的母亲忍受着病
痛的折磨和对远方儿子牵念的痛苦，一
再嘱咐家人向我隐瞒病情。孰料军演
的炮声刚息，却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
我怀着无尽的悲伤匆匆赶回老家，长跪
在母亲的灵前，痛哭失声。我多愿我的
哭声能够唤回母亲的生命，我多愿母亲

此时能够睁开眼睛，再看一眼她那不孝的儿
子、哪怕是听到母亲的几声斥责！

母亲幼年丧母，童年丧父，中年丧
夫，晚年丧女，人生的几大不幸集于一
身，母亲经受了太多太多人世间的苦难
和悲伤。作为儿子，本该竭力尽孝，用
无微不至的赡养之举去减轻母亲的苦
痛。然而我却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
责任。我为国尽忠，无怨无悔，但我未
能尽孝于母亲，却不是仅仅用“忠孝不
能两全”这句话所能搪塞过去的。我永
远不能原谅自己的粗心和大意。在母
亲去世后的这些年里，我背负着沉重的
十字架无以解脱，这种深深的自责与愧
疚，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在的人生大恸将
伴我终生！

就在昨天晚上，我又一次在梦中见
到了亲爱的母亲。梦中醒来，我无法抑

制自己满心的思念与悲伤，含泪写下了
一首歌，一首献给母亲的歌。但愿远在
天堂的母亲能够听得到孩儿啼血般的
声声呼唤：我常常在梦中见到娘，醒来
却是泪千行。娘啊娘，母子关山阻隔难
相见，您和早走的父亲可安详？╱我常
常忆起童年的时光，母子俩相依为命度
饥荒。娘啊娘，您把白面馍塞到儿手
上，却用野菜充饥肠。╱我常常想起参
军时的模样，那时的我正值血气方刚。
娘啊娘，谁知我一去十八载，却把家庭
的重担留在您肩上。╱我常常眷念第
二个故乡，那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娘啊娘，您虽不曾到过美丽的海疆，声
声嘱托里却充满对孩儿的期望。╱如
今我已回故乡，却再也看不到您慈祥的
面庞。娘啊娘，孩儿纵有孝心献与谁？
只留下绵绵思念梦断肠……

我该拿什么去报答您呀，亲爱的母
亲！我多么希望世间真的有人生的轮
回！我多么希望来生还能做您的儿
子！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将信守我曾
经向您做出过的承诺：终生侍奉在您的
跟前，让所有的苦难、不幸和悲伤从您
的身边永远走开！

人与生存环境，与浩瀚的宇宙之
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神秘的力
量。慎重选择食物，将会帮助我们身
体健康、心灵纯净。

素食能为我们塑造一个纯净的身
体及精神系统，使我们获得深沉的醒
觉与喜悦，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所以

素食是符合宇宙生息自然法则的生存
方式，若想要与宇宙伟大的力量相融
合，了解生命的意义与方向，素食是我
们最好的饮食境界。

吃素能让气脉畅通，吃素能让磁
场祥和。吃素使身心避免受到浑浊之
气的干扰，而趋向稳定、纯净、宁静。

编著者洪心瑜，健康爽朗，是一个
充满阳光般笑颜的台湾女子，热爱大
自然，也懂得接近大自然，最大的愿望
是到台东去种菜养羊，可以一整天看
山看海，尝试在拥挤繁忙的都市中追
求自然纯真的生活方式。

《一生要素》
华 丹

无法报答的爱
郭法章

一
智者君似我，愚者我非君。

春观杨柳绿，秋菊暗香闻。
举手捧明月，抵足卧白云。
人与青山在，天花落纷纷。

二
深深山寺径，渺渺在云滨。
涧涧溪水流，蜿蜒对无人。
轻轻风拂面，隐隐自然身。
常常皆如此，念念四季春。

公元前484年年末，孔子周游列国找不到
出路，又回到了鲁国。鲁国当政的是季康子。
季康子是个大坏蛋。次年五月，季康子要庶民
修水沟，而孔子的学生子路是郈邑的地方长
官。很可能是子路可怜修水沟的庶民劳动强
度太大而又吃不饱饭，便用自己的粮食煮了一
些粥饭，邀请修沟的庶民们到五父之衢（今山
东省曲阜市东南）用餐。（见《韩非子·外储说右
上第三十四》）。

但是，孔子对子路的做法却很生气，一定
要让子路把粥倒掉，把锅碗砸烂。孔子说出来
的理由是，那是鲁国国君的庶民，哪里用得着
你来为他们送饭！子路自然不高兴。他挽起
袖子，闯进孔子的屋里，问道：“夫子难道不愿
意子路做仁义的事情吗？弟子跟先生所学的
东西，归根结底，不就是‘仁义’二字吗？仁义
者，无非就是与天下人共其所有而同享其利。

我拿自己的粮食让百姓食用，
到底有什么不对呢？”孔子也瞪
起了眼睛，起急地骂道：“仲由
（其名仲由，子路是其字）你小
子撒泼呀！”然后又按捺住性子
教训起子路来。中心意思无非

是，“过其所爱曰侵。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
子侵也”，就是说，子路做了超越他的身份的
事，不该擅越职权去“爱”鲁国国君的庶民！孔
子话还没有说完，季康子的使者就来到了他们
的面前。训斥说，你们不知道是季康子让老百
姓来干活的吗？责备孔子纵容学生给庶民弄
饭吃是居心不良，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是要
同季康子争夺民心！孔子只好被迫离开鲁国
到国外躲避。

子路本来是做好事，却出力不落好，给老
师惹下了大祸。看来就是办好事也得分个时
候，不能脑子一热就率意而为。

孔子经常批评子路“野”、“ 喭”，意思是头
脑简单，伉直鲁莽。在这里，我虽然敬重子路
不考虑个人得失和个人安危，正道而行的勇
气，也不得不佩服孔子看问题的尖锐，非常世
故老到。

慈云感悟
释延超

村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出于人类
需要应运而生，又随着社会发展
而变化，历尽沧桑。每一个村名
都有它的含义由来及演变，都
隐藏着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是
一张张对历史记忆的名片。

杏树湾，位于市区西环路
西侧，是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
管辖的一个城中村。据村中老
人口碑相传，在清康熙年间，郑

湾村有一对贫困夫妇来到这里
垦荒，他们选择了朝阳避风的
贾鲁河湾处，垛墙筑舍定居下
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尔后又
在住地周围种了许多杏核，数
年之后，杏树成林，每逢冬去春
来，登高四望，河湾杏花满目，
蜂蝶飞舞，真是风景如画，成为
郑州人春游踏青一景点。有一
位文人墨客春游至此，倍加赞
赏，临别赠村名“杏树湾”，沿袭
至今。

柿园位于市区西部、西流
湖东岸、建设西路与西环路交
会立交桥西北隅，是须水镇管
辖的一个行政村。该村宋氏村

民居多，有三百多户一千多口
人，原属小京水宋氏人家的一
部分，常年来此种地，因这里种
了很多柿树，故称此地“北地柿
园”。后来小京水宋家因子孙
繁衍兴旺，人口众多，为耕作方
便，就迁来几户在此定居后形
成村落，故起村名“柿园”。

桐树王，位于西四环与中
原西路交会口西南隅，是须水
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据该村

现存石碑记载：明永乐十年
（1412 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
树下迁来陈、王、石三姓各一
家，在此垦荒定居下来，定村
名为“趸庄”，是凑合在一起
之意。村南有一棵大桐树，树
老朽中空，树洞能容四人围坐
打牌，仍活动自如。后又因王
氏家族人丁兴旺，人口占该村
75﹪以上，成为方圆数里名门
大户，人们去趸庄办事总说去
大桐树王家，年长日久，桐树王
成了该村的村名，人们把原村
名给遗忘啦。该村现仍居住着
王、陈、石三姓，王姓居多，陈姓
次之。

孔子为什么反对施舍
宋宗祧

杏树湾与桐树王
朱永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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